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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改路标”“烧炭取暖”：
惩罚不该是唯一的公共反应

◎ 李晓亮

年轻人“好好吃饭”
为何成为一个难题

◎ 蒋璟璟

警惕“虐老”从个案发展为一种现象
◎ 朱昌俊

锐评论

11月29日，有关安徽灵璧县尹
西敬老院虐待老人的音频在网络上
流传。根据爆料，该敬老院有多名老
人被虐待。而爆料音频中一位盲老
人则自称，今年重阳节期间被敬老院
院长王为前（原为会计）用鞋底打脸；
在此之前，还有老人也曾遭到王的殴
打。最新消息是，灵璧县民政局通报
称，王为前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方法
不当，缺乏关爱之心；违反工作纪律
和账务管理制度，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经研究决定，免去王为前尹西敬
老院院长职务，并解除其聘用合同。
（封面新闻）

老人在养老院本是为了颐养天
年，却不想遭遇暴力相待。有个成语

“虐老兽心”，比喻残暴凶狠而无仁
义，有如野兽，由此足见虐老性质之
恶劣。这样的现象一再出现，击穿了
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双重底线，也
颠覆了人们对养老院的应有期待。

近年来，有关虐老行为惩治的相
关法律，已出台了不少。2013年7月
起施行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明确，
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以及
其他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养
老机构，由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3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刑法修正案（九）则新增设了虐待
被监护、看护人罪，犯虐待被监护、看
护人罪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但现实中，养老院虐老事件时有
发生，最终追究刑责的并不多见。这
里除了法律执行上的欠缺，或也与社
会对于虐老事件的行为性质仍未建

立足够的法律认知有关。王为前身
为院长却虐老，目前只是被解除聘用
合同，不该是处理的终点。

事实上，虐老行为的可能性与
严重程度被低估，已成为全球性问
题。联合国官网曾发文指出，目前
虐待老人这个话题虽然日渐在世界
范围内得到关注，但它仍然是国家
调查中最少被调查的暴力类型之
一，也是国家层面行动方案中最不
被重视的问题之一。而虐老，不仅
包括“鞋底打脸”这类直接显性的暴
力伤害，也包括种种精神上、经济上
的虐待。

有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
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22
亿，约占总人口的16.1%，已经成为
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此
规模的老年人群体，必然意味着我们
在老年人权益保护上，要投入更多精
力。如果不从制度层面重视对虐老
行为的预防和惩治，虐老现象很可能
成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大缺口。

养老院发生虐老现象，也警示
社会，不能仅仅认为老人进了养老
院，就意味着“老有所养”的实现。
要像关注和重视虐童一样，重视虐
老事件滋生的苗头，及时调查、严肃
处理、惩前毖后，避免“个案”发展成
一种“现象”。

如今，随着城市生活服务设施越
来越完善，许多年轻人尤其单身青年
会选择外出吃饭，但他们中不少人感
慨，一人就餐略感“凄凉”，总能遇到
各种尴尬：前台服务员高喊“一位里
面请”；一人时常被拼桌、让位；滋味
如何没人一起分享，只能沉默就餐
……日前，对1991名18周岁至35周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7.6%
的受访青年表示一个人去餐馆吃饭
会感到尴尬。73.0%的受访青年认
为青年群体尤其单身青年，“好好吃
饭”成了问题。（中国青年报）

七成多受访者认为，年轻人“好
好吃饭”成了问题。不得不说，这一
结论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当然了，所
谓“好好吃饭”终究是个模糊概念，其
到底指的是主观的“心理感受”，还是
客观的“就餐品质”？而那些深感无
法“好好吃饭”的年轻人，又到底在经
历着什么、忧心着什么？当吃饭难题
每每被拿来与单身现象捆绑说事，是
不是意味着，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
问题？

事实上，在网络外卖崛起之后，
年轻人的吃饭难，已经很大程度上得
到了缓解。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孤
独感，却反倒有加剧之势。之所以说

“好好吃饭”成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或
许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由于

各式各样的原因，未能感受到“就餐”
本该带来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与之
相反，就餐的过程，成了一个动辄遭
到“心理伤害”的过程。比如说，外出
吃饭，被拼桌、让位，都能引得一些单
身青年好一阵长吁短叹。

年轻人没法“好好吃饭”，到底是
外界“恶意”太多，还是自己内心太
脆弱，这着实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情。尽管必须承认，大多数餐厅的
空间设计、服务流程，都是默认与

“多人就餐”的情景相适配，可是这
绝不意味着单个就餐者，就无法在
这其中安之若素。以“拼桌”为例，
就算不把这看成是多交朋友、拓展
社交的好机会，最起码还是应该当
做是正常的饮食文化……令人遗憾
的是，许多年轻人总是越发自困于孤
单落寞的状态中，而对外界的“刺激”
充满警惕与抵触。

当你相信自己孤独，便可能真的
孤独；当你感觉自己没法好好吃饭，
便可能真的没法好好吃饭。单身的
年轻人们，与其钦羡日本的“一人食”
餐桌，不如尽可能调试好心态、调整
好心情，继而努力走出那种自我强
化、自我实现的凄苦预言。毕竟，情
绪泛滥，毫不节制的自怨自怜，并不
会让生活变得更好，也不会让饭吃起
来更开心。

先来看个长得特别像情景喜剧
桥段的“现实段子”：“我的交通标志
规划更合理！男子PS起了马路”（江
苏交通广播）。说的是日前江苏连云
港的苍梧路与科苑路交叉路口，一条
左转道，突然就变成了直行道。当
然，这不是说把一条弯路给扳直了，
而是说本来印刷在左转道路面的左
转、掉头交通标线之外，突然多出一
个直行箭头。

如果是市政交通部门论证后的
调整，倒也没什么，但这事儿之所以
引起讨论，关键就在于那个直行箭
头是山寨的。是一个住在附近，常
坐公交路过此地的“常客”，临时起
意，提着油漆桶，拿着板刷，就地开
工。而且，不是月黑风高戴口罩偷
改，而是青天白日，顶着摄像头，光
明正大作业。甚至是冒着车来车往，
被撞的风险。

他住那边，每日路过，长期观察，
发现左转道设置有资源浪费嫌疑，所
以动手。动手篡改确实不当，但对司
空见惯的公共生活中的痛点提出质
问，反思解决之道，这简直是个堂吉
诃德式的有勇气的可爱人物。是以，
才过一天，跟帖中舆论风向已经力挺
为主。

之前有类似艺术气质的公共表
达，比如葛宇路的“葛宇路”命名行为
艺术，虽也于法无据，但就是能得到
不懂艺术却更务实的民众支持；韩寒
之前也发文质疑上海71路公交专用

道的规划合理性。而这位粉刷匠或
错只错在，动了手了，所以最终被行
政罚款1000元。

类似还有一例，听起更搞笑：“山
西建筑工人室外烧煤炭取暖污染大
气被拘5日”（中新社）。上述若是情
景喜剧，这就像魔幻现实剧了。这是
忻州市公安局环安支队大气污染巡
查组在夜间巡查时发现的，一工地有
明火，发现是有人烧煤取暖，然后就
拘了。你要较真，确实违反了《大气
污染防治法》《消防法》。

但从过万跟帖的调侃来看，民众
显然不瞎也不傻。纷纷打趣“年度最
佳执法”：那是不是抽烟、烧烤、过生
日点蜡烛都算污染，都面临违法了？
这里的民意也很明显，各种污染若要
算账，真是几个寒夜工地烧炭取暖的
工友最该首当其冲买单受罚的么？
这当然是最大善意的揣测：也许就是
几个不开眼的倒霉蛋，不敢对真正污
染大户亮剑，迫于年终考评，深夜糊
涂开出罚单，却惹来众怒。

不管是公共交通规划还是生态
环保执法，民众面对公共生活，如果
插不上话，有意见有建议，也只能
闷在心里，最后逼得私自篡改、抱
团取暖，或无奈自救，作为公共服
务部门首先该省思的，是这些民意
关切的社会痛点，自己是否做得够
好了？多想想“冬夜点火取暖”这
个意向背后的深意，而不是挖苦嘲
讽或直接行拘了事。

成都恐艾干预中心专家：
成都5万以上恐艾症患者，这个群体更需要心理支持

美容针灸后患上“恐艾症”
女高管几乎无法工作

今年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
成都恐艾干预中心，是全国较早开始对恐艾群体进行预防干预
的社会组织
目前在全国，恐艾群体的数量在50万人左右，而成都有超过5万人
据估计，每年都有50到100名重度“恐友”选择自杀
在恐艾群体中，男性占了9成，女性多在美容、针灸后产生恐惧
大学生群体的占比较大，接近一半；35~50岁的中年男性紧随其后

进入成都恐艾干预中心
的群，每天都有人在忐忑询问
着自己的症状是否是感染了
艾滋病。

有大学生咨询道：“今天
我在河边，低头玩手机，离我
一步远站着一个戴口罩的男
士，我怀疑他用针扎了我脖子
……针扎会感染艾滋病吗，要
不要吃阻断药呀？”

除此之外，还有些人是使
用公共马桶或者用同事水杯喝
水后，询问是否会感染艾滋病。

“这些都是恐艾症的反
应。”张珂告诉记者，“恐艾症”
就是艾滋病恐惧症，又称获得
性免疫功能缺陷综合恐惧症，
是对艾滋病的强烈恐惧，表现
为焦虑、抑郁、强迫等多种心
理症状和行为异常。

大部分恐艾症重度患者，
都有自杀倾向。张珂心有余
悸，某次在接到患者的求助电

话后，那头的女生告诉他，上
吊的绳子都已经绑好了。

“她的恐惧并不是对于艾
滋病本身，而是对于感染的可
能性。”张珂没有安慰患者，他
理智分析了女生的心理，“我
告诉她，她真有感染症状的
话，我一定会劝她去医院检
查，但是现在检查结果确实是
没有感染，这种情况下，心理
疏导就越发重要。”

事实上，张珂所在的成都
市恐艾干预中心，是全国较早
开始对恐艾群体进行预防干
预的民间组织，由成都市性病
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临床心理
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
自愿组成。经他们粗略估计，
每年都有50到100名重度“恐
友”选择自杀。目前在全国，
恐艾群体的数量大概在50万
人左右，而成都有超过5万的
恐艾患者。

企 业 女 高 管 张
芳（化名）的生活，从
一次针灸后开始坍
塌。最初，怀疑自己
去了不正规美容院，
继而，感染艾滋病的
恐惧像毒蛇一样将
她死死缠住。即使
被医院检测未感染
艾滋病，张芳仍旧怀
疑，是不是医院结果
出了问题？

怀 疑 的 程 度 在
加深，对于艾滋病的
恐惧让这位女高管
无法正常生活和工
作，她的恐惧蔓延到
对所有医院都心怀
忐忑，只要看见医院
的标志，就会无法抑
制地焦虑和抑郁。

“这就是典型的
恐艾症。”作为成都市
恐艾干预中心的心
理咨询师，张珂和恐
艾群体的接触已将
近十年，这期间，不
止一位患者向他哭
诉，活在这样的恐惧
中，如同身处地狱。

“只有一点一点
将他们扯出心理崩
溃的泥潭。”张珂告
诉 记 者 ，经 过 他 们
初 步 统 计 ，目 前 在
成都，有超过 5 万的
恐 艾 患 者 ，其 中 大
部 分 重 度 患 者 ，都
有自杀倾向。

“其实，脱恐和防
艾，是一项工作的两
个方面。”今年12月1
日，迎来了第30个世
界艾滋病日，对于张
珂和他的伙伴而言，
艾滋病的科学防治宣
传，每天都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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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受访者供图

对于恐艾症患者，有部分
是因为对于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匮乏，还有一些，则是源于
内心的无所可依。

在张珂接触的患者中，
有最终选择结束生命的，“她
的丈夫和儿子都感染了艾滋
病，她觉得已经找不到坚持
下去的动力了。”也有在和家
人的和解中，最终脱恐的，

“这个患者刚开始会让家人
去做各种检测。”张珂感触很
深，他在一次次的对话中，发
现患者长期在家庭生活中被
忽略的事实，“这样被压抑的
情绪，就在恐艾症中，被宣泄
出来了。”

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位患
者最后也是在和家人的沟通
中，和自己和解。

事实上，在张珂接触的
恐艾症患者中，不少人对于
艾滋病的理论知识，了解得
比普通人都更清楚，而他们
的恐惧，更多是情绪和心理
压力的投射。

“恐艾症患者不少都有过
高危性行为或者是婚外情。
这种不被社会道德规范允许
的行为，让他们在内心深处受
到道德谴责和社会压力。”张
珂接触过一位男性患者，因为
出差中有过高危性行为而开
始恐艾，情绪极度崩溃。

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心理
咨询师让他们的愧疚有地方
可以倾诉，那些在他们看来，
对家人朋友不好说、丢脸的事
情和恐惧愧疚的情绪都能宣
泄出来。

“对于这类患者，确实有
声音说得病是活该，但是我们
不能这么看。”在张珂眼中，病
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对他们
进行道德审判，也没有这个权
利去评价别人。”

关注恐艾症群体近十年，
张珂接触过上万患者，他完成
了自己的博士学业，在线上回
答疑问两万多条，每周还会定
时在线为患者做解答。从最
初被人当做骗子，到如今被越
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求助，张珂
觉得，任重而道远，“只有一点
一点将他们扯出心理崩溃的
泥潭。希望能帮助恐友克服
恐艾症，纠正其在性格人格和
思维上的不足，最终使其变成
一位乐观开朗自信的人。”

强迫、焦虑、抑郁
“我怀疑有人用针扎了我脖子”

聚焦
“恐艾症”

在张珂接触到的恐艾群
体中，男性占了9成，而女性恐
艾者，多是在美容、针灸后，怀
疑医疗器材不干净才产生的
恐惧情绪，“比如有人打耳洞
或者是瘦脸针后，怀疑自己会
感染艾滋病，继而开始心理崩
溃的。”

从人群分布上，张珂分
析，大学生群体的占比较大，
接近一半；35~50岁的中年男
性紧随其后；还有妻子怀孕期
间丈夫有出轨行为，在怀疑与
自责的情绪下，导致恐艾症。

心病难医，张珂接触过不
少恐惧惯性型的患者，这一类
的患者，即使窗口期后单次或
多次检测为阴性，仍会持续或
间接性出现类似艾滋病症状，
情绪不稳定、抑郁烦躁。“他们
会一遍遍地向你确认，他们没
有感染艾滋病，以此获得心理
的平静。”

事实上，这样的患者让干
预中心无法正常工作。对于
这类患者而言，只有坐在干预
中心，然后时不时向心理咨询
师确认自己不会感染，才能获
得最大的安全感。更严重一
点的患者，长期恐艾、意志消
沉，在日常生活中谨慎易怒，
回避正常社交行为。

对此，张珂无奈又担心，

在他看来，心理问题并不是说
放下就能放下，时间和努力，
缺一不可。

更大程度上，恐艾患者的
治疗中，自救意识尤为重要。

“张芳就是属于自救意识比较
强烈的。”张珂坦言，主动积极
配合心理治疗的时间，越早越
好。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
张芳用一年的时间，走出对感
染艾滋病的恐惧。在恐艾症
患者群里，他们将这样的痊愈
称之为“脱恐”。

成立快十年，成都市恐艾
干预中心搬过三次家，第一次
是因为地址靠近医院，有患者
对医院心生恐惧，而后两次的
搬家，也是为了给患者提供更
有安全感的环境，“到最后他
们会明白，安全感来源于内
心，都是自我给予的。”

美容、针灸后得恐艾症
“他们会一遍遍确认没有感染艾滋病”

恐惧
由心生

“恐友”需要心理支持
“只有一点点

将他们扯出崩溃泥潭”

心病
心药医

成都恐艾干预中心心理咨询师张珂（左）在大学进行宣讲。

成都恐艾干预中心市财
政防艾项目启动仪式。


